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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西南部河流众多，乾隆《金乡县志》
云：“（山）东省南条之水，首推涞河，次则柳
林。”柳林，即今天当地人皆知的万福河，而当
年大名鼎鼎的涞河，由于岁月变迁，知名度大
不如前。

一

涞河，源自开封的汴水，本是一条顺依地势
而成的自然河，后因淤塞而屡次疏浚新挑，成为
典型的半自然半人工河。汉高祖刘邦举兵反秦
时，曾在此地经过，故又名“汉王河”“汉河”。

唐代名“涞沟”，沟旁有晏堌堆（今成武晏
堌堆村北）。天宝四年（745），在单父为官的李
凝将回长安。行前，族兄李白为其饯行，夜宿
于此，留下“鸣鸡发晏堌，别雁惊涞沟”的诗句。

五代时，出于军事需要，后晋“开济州金乡
涞水”，上经今单县、曹县、兰考，接汴水以通开
封；下经金乡城东入万福河前身——连接济水
与泗水的菏水，北抵济水，南通徐、沛。

《清一统志·济宁州》谓“涞河”即宋之漕
河，知涞河在宋代变成以漕运为主的河道。

二

涞河的疏浚畅通，不仅缓解了金乡南部承
接曹、单等地客水难以宣泄的历史问题，还使
金乡拉近了与汴京城的距离。自唐开元年间
就升为望县的金乡，迎来了封建时代发展的高
峰，呈现出一片安居乐业的景象。

晁补之《金乡张氏重修园亭记》载：“凡九
谷果蔬，土有宜有不宜，此咸宜……以余儿时
所闻见，其俗饶美，大家率轻作业，乐善而好
士，厚子弟于学。游客晨夜相面背于门，庖无
息烟，然不倦。”

交通的便利，游客的涌入，增加了金乡的
关注度。这里发生的大事小情，经常登上当时
的“热搜”。沈括《梦溪笔谈·器用》提到：“济州

金乡县发一古冢，乃汉大司徒朱鲔墓，石壁皆
刻人物、祭器、乐架之类……”陶谷《清异录》有
云：金乡路上一老榆，往来者就树下易草屦，例
以其旧悬而去，行人指为“靴鞋树”。

凡此种种，举不胜举。

三

闲暇之余，金乡人喜治园圃。北宋初，辞
官回乡的蔡州知州张肃，见城东涞河畔“秀色
横野”，于此修园建亭，过起了隐居生活。

天圣四年（1026），“诗豪”石延年令金乡，
“绰有治声”。石延年的小同乡，后来官至参知
政事的张方平，慕名来访。二人常游张园，“每
醉而忘返也，皆有诗留亭上。”石诗《题金乡张
氏园亭》，更是佳句叠现，脍炙人口：“亭馆连城
敌谢家，四时园色斗明霞。窗迎西渭封侯竹，
地接东陵隐士瓜。乐意相关禽对语，生香不断
树交花。纵游会约无留事，醉待参横月落斜。”
此诗因“辟出境界”，创作不久，即风靡文坛，张
氏园亭也随之声名大噪。

70余年后，苏门学士晁补之访张园。此时
的张园已中落，但涞河两岸的景致却美丽如
故。晁补之《金乡张氏重修园亭记》曰：“下马
半岭，北望南武、七日诸山，或断或续，屏列远
陆如画，其南数百凫雁飞集鸣唼声，回望白水

明灭，桑野间意甚乐之。”
晁补之欣喜不已，遂“卜涞之东”，即在距

张园百步的东皋，买田筑室，“忘情仕进”。寓
金期间，晁迎来了创作生涯的高峰。其代表作
《摸鱼儿·东皋寓居》，即作于这时。

“买陂塘、旋栽杨柳，依稀淮岸江浦。东皋
嘉雨新痕涨，沙觜鹭来鸥聚。堪爱处最好是、
一川夜月光流渚。无人独舞。任翠幄张天，柔
茵藉地，酒尽未能去。

青绫被，莫忆金闺故步。儒冠曾把身误。
弓刀千骑成何事，荒了邵平瓜圃。君试觑。满
青镜、星星鬓影今如许。功名浪语。便似得班
超，封侯万里，归计恐迟暮。”

词从涞河沿岸风光写起，作者感叹儒冠误
身，恨自己没有早点到此隐居。

晁补之与李清照的父亲李格非是好友。
大观元年（1107），为给晁祝寿，李清照填词《新
荷叶》。词中有“绕水楼台，高耸万丈蓬瀛”句，
其中的“水”，当即涞河。

一条河流，成就了中国文学史上的3篇佳
作，涞河可谓功莫大焉！

四

“靖康之变”后，黄河流域被纳入金朝版
图。由于宋金对峙，汴水遂失去昔日漕运大动
脉的作用。至金亡，黄河或决或塞，迁徙无定，
严重危及汴水等河流的畅通。金廷虽想治河，
但困于财力不足，同时又担心兴师动众激起民
变，只好被动防御。大定年间（1161—1189），
流经单县南的汴水，为黄河所夺，涞河下游段
逐渐衰落，于元末淤废。

明嘉靖前期，“天下翕然称治”，涞河得以
重新挑浚，至金乡城东改道东北行，下达鱼台
之南阳湖，易名为新挑河，当地人仍呼之涞河。

改道后的涞河城东三里段，水面宽阔，碧
波粼粼。晨光熹微时，其境尤佳：朝气冉冉，似
雾非雾，似烟非烟，缭绕盘旋，袅袅欲升，时人
谓之“涞水朝烟”，并将之列入“金乡八景”。

这里依然是文人的乐土。明都察院右佥
都御史、协理京营戎政李燧和文学家秦士奇，
先后于此置宅，曲水流觞。秦士奇自号“涞河
渔长”“一水道人”，在外为官时，对涞河仍念念
不忘：“相逢在何处，匆匆涞水头。涞水流无
尽，此情何日休。”

乾隆五十一年（1786），黄河决口于山东曹
县口门王楼，冲刷而成大沙河，涞河两次淤
塞。后虽加疏浚，金乡段“终以河身高亢不能
受水，至清末乃等于坡田”。这时的涞河，莱草
满目，“莱河”之名遂起，而其本名渐被遗忘。

1931年，金乡绅民对涞河“详加测量，重新
挑挖”。然而，其地势仍高，堤平而窄，“涝水一
积，即患坍塌”，给沿岸人民的生产生活带来极
大危害。

五

涞河兴，则金乡兴；涞河废，则金乡衰。治
河是一项复杂的长期工程，政权是否安定，主
政者是否真正关心百姓福祉，是治河能否成功
的关键。

1949年后，新兴的人民政权投入大量人
力物力，治理河道。1967年，为响应毛泽东主
席“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号召，黄淮地区展开
了数十万人的会战。在涞河进入金乡的下坡
东西线上，挖出了西自东明连接黄河，东至鱼
台西渡口入南四湖的东鱼河。从此，这条被上
游客水压得气喘吁吁，又被黄河不时骚扰的涞
河，被拦腰截断，上游的水入东鱼河向东归入
南四湖。金乡境内的涞河，只承担县域南部地
表水的汇流，沿岸人民“大雨不成灾，无雨保丰
收”的千年梦想，终于成真。

近年来，金乡县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上升为国家重大战略为契机，在持续开展
莱河治理和水生态保护工作的同时，加快实施莱
河新区建设，在重现昔日繁华、活力、文韵的同
时，为城市高品位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动力，让
金乡这座千年古县焕发出浓郁的新时代风采。

①莱（涞）河新景②涞水朝烟③李燧画像
④晁补之画像⑤桑原隲藏朱鮪石 ■资料图片

大名鼎鼎：涞水流无尽
任小行

读纸质的书，看纸质
的报纸，是我日常生活的
需要。每天出门都习惯
开信箱取报。

这天早晨去买早点，
走到电厂大门南边，一位
女士看到我手中的《参考
消息》和《济宁日报》，有
些惊奇地问：“你的报纸
是从哪里买的？”我说：

“不是买的，是我订的，邮
递员送来的。”

旁边一位中年男士，
像是来吃早点的打工者，
随口说道：“这年月看报
难了，以前到处的邮政亭
不见了，报摊不见了，连
个报栏也很少见。”我忙
着去安然粥铺，当时没在
意他说的话。可我是个
爱思考的人，我每天看
报，习以为常，虽然现在
是电子时代，但还有关心
纸质阅读的人。

一天去看望二舅，老
伴建议我买些烧饼带着。我走到博古庄转炉
铺子，操作面案的大哥从窗口看见我手里的报
纸，又是很惊奇，“你的报纸是从哪里买的？”我
说：“这是给老干部订的，每天有人送来。”

他笑了一声，随口说：“越简单的东西越有
生命力，比如地锅，停了电也可以做饭吃。普
通百姓真羡慕，电影上的报童，喊叫着随时随
地可买，看看国内外形势，看看市井新闻，那真
叫生活的一个场景。”我很认同他对看报生活
的期待，类似关心报纸的人我遇见过好多次。

现在手机微信满眼都是，各类信息满天
飞，不知起多大作用。电子读物稍纵即逝，就
像过电影一样。街上打工的，做小生意的，过
着慢生活，需要静态的文化生活，通过纸质读
物了解市场生活，看看精选的新闻，了解政策
条文，顺便读读感兴趣的人文小品，需要快节
奏里的慢生活，在紧张的劳动之余回顾一下过
往。停留的文字伴随思考，可以再三领会，也
是一种生活需要。

科技在进步,很多人还不可能都跟上数字
世界。视频、网络是青少年的乐园，而中老年
人眼光缓慢些，乐于读书看报。青年人工作
忙，单位里的纸质读物没时间去翻动，而在寻
常巷陌，人们需要看报纸，观念更新，自我教
育。

线上阅读普及了，报刊也不是没有市场。
可否设想，在传统发行方式上增加些手段。正
规的报纸适应大众的需求，街头的报刊亭可否
回归？公共场合的读报栏，有人随时更换、管
理，是否再增设一些？身边的报童可否呼之即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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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岁月的长河中，总有
一些地方，宛如璀璨星辰，闪
耀着历史与文化的光辉，让
人沉醉其中，流连忘返。汶
上，便是这样的一个地方，
虽不张扬，却散发着独特的
魅力，吸引着我去探寻它的
胜景与传奇。

“中国作家运河行”走
进运河之都济宁，活动安排
得很紧凑，但我依然抽出半
天时间，在济宁市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同仁的陪同下，驱
车汶上。踏上这片朴实而
又丰腴的土地，仿佛走进了
一幅历史的长卷，每一寸土
地都承载着千年的记忆。

当我站在南旺枢纽这
片古老的水利工程遗址上，
心中涌起的是对古人智慧
的无尽敬仰。微风拂过，带
来了一丝寒意，那是历史的
低语在耳畔轻轻诉说。眼
前的南旺枢纽，虽已历经岁
月的沧桑，但依然能够让人
感受到它曾经的辉煌。

南旺枢纽，这运河之脊，宛如一位沉默的巨人，
静静地守护着这片土地。它的分水工程，犹如神来
之笔，巧妙地解决了运河的水源问题。“借黄济运”

“分黄助运”，这看似简单的几个字，背后却是古人
无尽的智慧与辛勤的付出。站在南旺分水闸遗址
前，我闭上眼睛，耳畔仿佛传来了船工们激昂的号
子声。那声音，穿越时空，带着力量与希望，在河道
上回荡。

我仿佛看到了一艘艘船只在运河上穿梭往来，
桅杆如林，白帆如云。船上的货物琳琅满目，有丝
绸、茶叶、瓷器，它们从远方而来，又将前往更远的
地方。运河的水奔腾不息，承载着船只，也承载着
人们的梦想与期望。那些辛勤的船工们，他们的汗
水洒落在这片土地上，他们的故事成为了历史的一
部分。

如今，运河已改道，但当我站在昔日的河床内
合影，脚下的土地依然传递着那份雄伟与坚韧。岁
月的车轮无情地转动，带走了曾经的繁华，但留下
的是历史的厚重与沉淀。我用手触摸着这片土地，
感受着它的温度，仿佛在与古人对话，倾听他们的
心声。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时间在流淌，人类的
文明在不断演进，但古人的智慧永远熠熠生辉。南
旺枢纽，它不仅仅是一项水利工程，更是一座历史
的丰碑，铭刻着人类的勇气与智慧。

离开了南旺枢纽，怀着对历史的敬畏之情，我
们前往宝相寺。还未踏入寺门，便能远远地感受到
那庄严肃穆的氛围。高大的牌坊矗立在眼前，在向
世人诉说着这座古刹的悠久历史。

走进宝相寺，一种庄重与祥和的气息扑面而
来。寺内的建筑飞檐斗拱，错落有致，重建的每一
处细节都彰显着工匠精湛的技艺。阳光透过树叶
的缝隙洒在地面上，映出一片片斑斑驳驳的光影，
恰是大自然为这座寺庙绘制的绚丽画卷。

宋真宗御赐的“宝相寺”之名，带着皇家的威严
与恩泽，使这座寺庙增添了几分神秘的色彩。我漫
步在寺中，瞻仰着每一座殿宇。大雄宝殿内，佛像
栩栩如生，慈悲的目光仿佛能够洞察世间万物。在
这庄严肃穆的氛围中，我的内心也变得无比平静，
尘世的喧嚣与烦恼渐渐远去。

这里最令人瞩目的，当属太子灵踪塔。这座千
年古塔高耸入云，宛如一位历经沧桑的老者，静静
地俯瞰着世间的变迁。塔身上的每一块砖石，都承
载着岁月的痕迹，每一道刻痕都诉说着历史的故
事。

站在塔下，我思绪万千，仿佛看到了当年的工
匠们精心雕琢的场景，他们怀着对信仰的虔诚，用
心打造着这座神圣的建筑。

太子灵踪塔下的地宫神秘莫测，据说当年太子
曾在此避难，并留下了珍贵的遗物。这些遗物，如
今已成为研究古代历史和文化的重要资料。它们
静静地躺在那里，向人们诉说着过去的故事。

在汶上，除了感受历史的厚重，更能领略到地
域文化的博大精深与传承发展。宝相寺作为一座
千年古刹，不仅是佛教徒朝圣的地方，也是研究佛
教文化的重要场所。寺内收藏的佛经、法器等物
品，都是珍贵的文化遗产，具有极高的历史和文化
价值。

在参观的过程中，我了解到汶上地区的佛教文
化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北魏时期，至今已有 1500
多年的历史。在这漫长的岁月里，佛教文化在这里
生根发芽，与当地的文化相互融合，形成了独具特
色的汶上佛教文化。

因为要赶高铁，我只能浮光掠影地参观，未及
在此多作停留，更未能走进这片土地的深处去细细
体味，心中闪过几分遗憾，也充满了不舍与感慨。

汶上，这片充满魅力的土地，古人的智慧和创造
力让我叹为观止，他们留下的宝贵遗产是我们民族
的瑰宝。而这里文化的博大精深，也让我感受到了
信仰的力量和心灵的慰藉。在汶上寻到的这份历史
的厚重与文化的底蕴，将永远铭记在我的心中。

图为南旺枢纽水利工程遗址 ■汶上文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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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怀揣着对名山大川的向往，去探寻
峄山那藏于霜雪之下的自然与人文之美的。

峄山坐落在山东省济宁市邹城市东南12
公里处，地理位置得天独厚，104国道及京沪
铁路在其东侧穿行，京福和京沪高速铁路于
西侧静卧，交通的便利仿佛是大自然发出的
诚挚邀请，让慕名而来的人，可以毫无阻碍地
投入它的怀抱。

踏入峄山，最震撼的是那漫山遍野的奇
石，它们或立或卧，或聚或散，宛如天地间一
场宏大的棋局，每一颗棋子都有着独特的造
型与故事。峄山素有“岱南奇观”“天下第一
奇山”的美誉，山中“怪石万垒，络绎如丝”，那
一片片花岗岩巨形石蛋群、奇异的石林与各
种天然群雕，在冬日略显萧瑟却澄澈的阳光
下，越发显得玲珑剔透，神奇秀灵。

沿着蜿蜒的山间小径前行，洞窟便在不
经意间出现在眼前。这些洞窟遍布山体，像
是一个个神秘的宝藏盒子，等待着人们去开
启、去探索。它们有的幽深狭长，走进其中，
仿佛能听见岁月的回声，那是往昔的风在洞
壁间留下的低吟；有的开阔敞亮，阳光从洞口
洒入，映照出洞壁上岁月斑驳的痕迹，仿佛一
幅幅天然的壁画，诉说着曾经的故事。洞窟
与奇石相互映衬，构成了峄山独特的地貌景
观，让人感叹大自然的奇妙创造力。

峄山的泉水，在冬日里少了几分灵动与
喧哗，却多了一丝静谧与内敛。那潺潺细流，
从石缝间渗出，沿着山势蜿蜒而下，似一条银
色的丝带，为这略显清冷的冬日山峦增添了
几分温润。偶尔结成的薄冰，像是给泉水披
上了一层晶莹剔透的铠甲，折射出别样的光
彩，宛如大自然打造的精美艺术品，让人驻足
观赏，又生怕惊扰了这宁静的美好。

而峄山的石刻，更是一部烙印在山体的
史书，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文化价值。现存的
300多处著名的摩崖刻石和碑碣，历经风雨洗

礼，依然清晰地展现着往昔的辉煌。孔子、孟
子、秦始皇、李白、杜甫、苏东坡等历史名人，
都曾在这里留下足迹，他们用笔墨在石上写
下自己对峄山的赞美、感慨与思索。

抚摸着那些石刻上的字迹，仿佛能感触历
史的脉搏，千百年前文人墨客站在此处，面对
这奇山秀景时内心的澎湃与豪情。那一笔一
划里，有孔子周游列国时传播仁爱的初心，有
秦始皇一统天下后俯瞰山河的壮志，有李白醉
酒当歌时挥洒的诗意，有杜甫忧国忧民深沉的
喟叹，更有苏东坡豁达超脱的人生境界。这些
石刻，让峄山不仅仅是一座自然的奇峰，更是
一座文化的高峰，闪耀着璀璨的人文光辉。

峄山的神话传说，更为这山蒙上了一层
神秘而浪漫的面纱。在冬日的山间漫步，听
着那些口口相传的故事，仿佛能看见神仙们
在云雾中穿梭嬉戏，能听见他们的欢声笑语
在山谷间回荡。这些传说如同山间的云雾，
萦绕在每一个角落，让峄山充满了奇幻的色
彩，让人沉醉其中，分不清是现实还是梦境。

图为峄山霜雪景观 ■峄山景区提供

霜雪之下的峄山
浙江衢州 黄良木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将城市户口中毕
业未能就业的学生安排下乡，插队落户，支援
农业或兵团建设，促进青少年劳动观念的形
成。动员其上山下乡，以纾解城市就业压力，
使城乡共同发展。

1956年至1966年，济宁地区派出两批知
青支援边疆。其中，1956 年至 1960 年
174486名，分别去往黑龙江、吉林、青海生产
建设兵团；1965年至1966年1795名，分别去
往青海（794名）、甘肃生产建设兵团。

1964年正式提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后，国家及地方党委、政府制定一系列政策，
包括组织领导、关系接转、去向安排、生活待
遇、纪律执行等，为下乡人员创业奠定了基
础。1964 年至 1979 年的 16 年中，共下乡
34954名，分别去往济宁地区所辖的所有县，
接纳较多的是曲阜、邹县、滕县、汶上等县。

此间，济宁地区还安置了济南来本地知识青
年7142名。

上山下乡包括济宁城及各县县城非农业
户籍人员，各县人员往往是安排在本县农
村。济宁城区主要是指当时的县级济宁市，
因这里是济宁地区行署所在地，又是一座老
城，因而非农业人口最多，是城镇知识青年上
山下乡输出的第一大户。

去往生产建设兵团的有4批，即1956年3
月共计300人赴黑龙江省克山县，1957年9
月共43人赴黑龙江省，1965年11月394名赴
青海格尔木农场，1966年共2700名赴甘肃农
建11师，团队中男女各半。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共6批，即1964年
2200名，去往本市的城关、接庄、安居、廿里
铺、南张、长沟、李营、许庄、唐口、南阳湖等10
个公社的200多个大队；1964年7月共1615

名，去往曲阜、泗水、邹县、汶上4县；1966年
至1967年近3000名，去往本地区各县；1968
年1600名（含回流人员700名），去往汶上、鱼
台两县；1974年共计3844名，其中2000名安
置在滕县、曲阜、汶上、鱼台4县，其余安置在
济宁地区其他县；1976年共计1542名，下乡
插队落户，其中去滕县666人，汶上县540人。

1979年，党和国家改变了知青安置政策，
不再派遣下乡，不再安排到外县插队落户。
县级济宁市积极扩展就业渠道，成立了“城市
生产服务合作社”，下属4个分社，即红星街
道、红旗街道、东风街道、延风街道分社，安置
城市无业毕业生及部分回流人员；下半年又
在市郊新建知青林场、知青园艺场、知青畜牧
场、知青养鱼场，解决了近3000名城市新增
人员的就业问题。

之后，放开城市人员就业，尤其依靠社会
经济发展，拓展就业渠道，再加自谋职业等政
策，引导城市人员就业步入常规，标志着“知
识青年上山下乡插队落户”历史的结束。

自1970年开始，国家出台部分针对性政
策，使这批下乡知青能经过自我奋斗，通过大
学、中专招生，企事业单位招工，应征入伍及
提干、政策性安置，使大部分人员离开安置
点，回籍、回城或走向新岗位，走向新生活。

济宁知青上山下乡简说
朱承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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